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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了！

他们走了！

他们喝着同样的水，吃着同样的食物，

长在同一片红土地上！尽管相隔千年，他们

却那么像！他们的爱同样深沉，他们的个性

同样执拗，他们的骨头同样坚硬，他们的思

想同样深邃，他们的血同样炽热！

他们一颗一颗，用力发着光，共同汇聚

成了江西历史的璀璨星河！

他们都是江西人！

董源和胡先骕知道，江西人的爱有多

深！公元 950 年，江西进贤人董源离开生他

养他的家乡，怀揣绘画绝技来到中国的文化

高地——江宁（南京），投奔在南唐中主李璟

的门下，成为一名宫廷画师。身在宫廷，心

在故乡。于是，他拿起画笔，展现江西山水

的湿润、绵延、迷蒙、灵秀。他的“披麻皴”，

状如麻皮，那是江西土山的细腻平缓。他的

“点子皴”，点点生动，那是江西山石的特有

质感。终于，对故乡深沉的爱，让董源成为

中国山水画“南宗”的开创者，给予了华夏子

孙传承千年的艺术滋养。

公元 1916 年，在从美国学成归国的船

上，22 岁的江西新建人胡先骕写信给好友胡

适，解释自己选择植物学的原因：“别无旋乾

转坤之力，则以有从事实业，以求国家富强

之方。”他想到中国虽然坐拥植物资源的“聚

宝盆”，却在植物学研究上一片空白，落后世

界 300 余年，就夜不成寐。“自 17 世纪以来，

中国的植物不断被美国、英国、法国、德国、

日本和俄国的传教士、探险家、专业采集队、

商贩和园艺家大摇大摆地采走，上万号的植

物标本，成千种的花卉、果木种苗，都被他们

带回各自的标本馆、博物馆等研究机构和大

学标本室收藏，或在植物园内加以驯化……

这怎不叫我们痛心！”带着对祖国强烈的感

情，他心甘情愿做中国植物学界的拓荒牛，

用短短 20多年的时间，实现了中国植物学研

究对西方国家 300年的追赶。

王安石和朱耷知道，江西人的个性有多

拗！公元 1079年，江西临川人王安石给神宗

皇帝写去一封信，信就一句话：“安有圣世而

杀才士乎？”此时，他的政敌——苏东坡正关

在汴京的大狱里，命悬一线。哪怕此时已被

罢了宰相，哪怕面对至高无上的皇帝，王安

石还是难改他的直男本色。他的执拗倔强，

家人没有办法，朋友没有办法，政敌没有办

法，连皇帝也无可奈何！

公元 1689年，江西巡抚宋荦终于请到了

江西南昌人朱耷为他手绘孔雀图。而等他

兴致勃勃地打开《孔雀图》时，不由倒吸了一

口凉气：画里，两只孔雀奇丑无比，姿态猥

琐，白眼向人，全无百鸟之王的高贵典雅，尾

巴上只长了三根雀翎。画面上题诗一首：

“孔雀名花雨竹屏，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

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朱耷在画里

笑话宋荦，说他是溜须拍马的奴才。这就是

朱耷，宁愿生活在极端的贫困里，也绝不向

富贵低头。

文天祥和梅汝璈知道，江西人的骨头

有多硬！公元 1278 年，江西吉安人文天祥

兵败，被关进了元朝的天牢里。元世祖三

番 五 次 派 人 劝 降 ，这 一 次 ，派 来 了 南 宋 状

元、宰相留梦炎。留梦炎苦苦劝说文天祥：

“大宋已灭，恭帝已废，天下尽归元朝。你

一人苦苦坚持，有什么用呢？还不如投降，

还能得到重用，锦衣玉食，享受荣华富贵。”

文天祥怒火中烧，指着留梦炎的鼻子大骂：

“你身为大宋重臣而卖宋，是谓卖国；身为

衢州人而卖衢州，是谓卖祖宗；身为汉人而

卖汉人节操，是谓卖身。你这卖国、卖祖、

卖身的小人还有什么颜面活在世上？”在湿

热、腐臭的牢房里，文天祥写下名垂千古的

《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

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

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

乃见，一一垂丹青……

公元 1948 年，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上，唯一的中国法官、江西南昌人梅汝

璈更像一位铁骨铮铮的战士，在关于部分战

犯是否应该判决死刑的问题上，寸步不让。

梅汝璈慷慨激昂地说：“我们不是复仇主义

者，我们也无意把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血债

算在日本人民的身上。我中华民族素来主

张宽恕待人，但为了防止将来再出现战争犯

人，为了防止未来可能招致的战争灾祸，所

以对于日本的首要战犯，必须处以死刑，以

儆效尤！”“如果不能严惩战犯，我们将无颜

见江东父老，只有跳海而死，以谢国人！”

陆九渊和陈寅恪知道，江西人的思想有

多深！公元 1175年，朱熹和来自江西金溪的

陆九渊走进了上饶铅山鹅湖寺。在这个质

朴的寺院里，两位思想巨人进行了三天三夜

的哲学辩论。陆九渊认为“心即理”，“仁义

之 理 ”是 人 的 本 性 ，其 方 法 重 在“ 发 明 本

心”。而朱熹则认为“理”是客观存在的，其

方法重“格物穷理”，主张“道问学”“格物致

知”。这次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思

想上的一次激烈交锋，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

了浓重的一笔。

公元 1927年 6月 2日，清华园内，一代国

学大师王国维投湖自尽。在他的葬礼上，江

西修水人陈寅恪步履沉重地走了进来。这

位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学者、被称为“教授

的教授”的国学大师，为逝者撰写下流传至

今的铭文：“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在中华民族

最晦暗的日子里，他勉励西南联大的同学

们：“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

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李烈钧、方志敏知道，江西人的血有多

热！公元 1937 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

面爆发。为拯救民族危难，江西武宁人、曾

经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再也坐不住了。他把

身边到了服兵役年龄的五个儿子和两个女

婿，一齐送上了战场。赠诗中，他写道：“我

送儿辈出乡关，杀尽倭寇方回还。埋骨何

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他盼望着儿

辈能够“执干戈，卫社稷，收失土，以继吾志

也”。

公元 1935 年 1 月，江西弋阳人方志敏走

进了逼仄潮湿的牢房。脚镣是沉重的。在

生命的最后半年，方志敏咬紧牙关，要来纸

和笔，把自己的满腔热血化作了 13万感天动

地的文字：“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

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

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这就是江西人！

深沉似潭、执拗如牛、骨硬似钢、深邃如

海、热血似火！

这就是江西人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

历史永不落幕！江西每日如新！

今天，作为当代江西人，我们该如何续

写江西人的精彩故事？如何为这片红土地

增添新的光芒？

答案，就在我们的行动里！

来吧！新时代江西人，让我们行动起来！

金：直升机从这里起飞
一千年前，这座古镇

以瓷的细腻、精美、高贵

倾倒了一个王朝，和

它的君王：赐名景德

一千年后，这座叫景德镇的城市

再次以直升机卓越的性能和巨大的轰鸣

征服了蓝天和远方

一座辉煌了千年，并将

继续辉煌的城市

总有一种抒情直抵人心

不管是瓷的婉约

还是直升机的豪放

日新月异的城市，就像

一架启动了旋翼的直升机

垂直。起飞

每一处高空都是崭新的梦想

木：浮梁茶
即使它的酶活性再高

纵然它的色泽再乌润

哪怕它已经戴上了万国盛会的桂冠

就算它可以与斯里兰卡的高地茶

印度的大吉岭茶比肩竞香

也无法改变它命运里的苦

“商人重利轻别离，

前月浮梁买茶去。”

买茶人的背影，早已

消失在唐诗的平仄中

惟留一声离别时的叹息，散入

茶叶的叶脉里

任你把它的外形翻炒得紧细圆直

任你把它的色泽拿捏得干湿翠绿

你，还是无法拂去茶汤中

隐约可见的幽怨的眼神

茶中有真味：苦的极致

是馥郁的玫瑰芳香

此时，你不得不承认

在东经 117.17度北纬 29.27度

浮梁茶，是大自然

对人世的慰藉

水：解密昌江
景德镇，沿昌江

南下 200华里

是鄱阳湖。环湖

通五河，入长江

直抵大海

对昌江的好奇，源于

爷爷运盐的故事：一次次

在风浪中穿行，被他

引为一生的壮举和荣耀

在昌江，弯曲的河道里

散落的帆影、茶香、瓷光

它们都是流水的一部分

在远行人的梦想里昼夜流淌

一座古镇，与昌江

守望千年。关于往昔繁华

浪花与波涛，穷尽一生

也无法一一描述

幸好，昌江还能托起旭日

一起见证这座城市的

再次辉煌

火：窑、瓷、烧窑人及其他
馒头窑、葫芦窑、龙窑……

窑的形状，就是

火与火焰的形状

用手指叩击瓷器的人

都在试图窃听烧窑人

与火焰的对话

必须承认，烧窑人对火的

了解，有时甚于自己

那个纵身跳进窑火中的人

把自己当成火的一部分

没有人，比他更懂

火的存在：不是意味着

毁灭，而是新生

熄灭的是火，但火焰

永远活着。它

变成瓷器上的光泽

或者，青花

这座古城，因此

有了最澎湃的图腾

土：高岭土的传说
对于景德镇的印象，最早

来自一个在镇上画瓷板的邻人

画着画着，他

把自己画成了工艺美术大师

后来，陆续结识了

开烧窑作坊的宇哥、瑶里景区的徐总

搞房地产的国君余云郎舅俩

写诗兼卖瓷器的彭路同学

从事文创产品开发的阿华……

他们，都来自景德镇周边的

鄱阳、都昌、抚州、安徽等地

他们都是这座城市闪亮的名片

在景德镇生活了多年，他们

习惯把高岭土叫作观音土

因为，他们越来越相信

关于观音土的传说

传说中的善良与悲悯，已经注入

这座城市的脉搏，让异乡人

能触摸到家的温暖和美好

城市
色彩

夜

奔

□

张
小
圈

一座千年古镇的
五行诗篇

□□ 番邑余晓番邑余晓

2008 年的炎夏，我毕业离校，来到南方

这座城市的西郊小镇，在一家国企的区分公

司工作，住在单位七楼闲置的办公室里。异

乡的孤独伴着“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没有

二十四小时热水的家”的生活，让我几近抑

郁。我爸妈总是不放心，劝我租个房，找个

女朋友。就这样，我搬了出来，和一位大学

同学合租在一处老旧的宿舍楼里。房子很

破，水泥地面起皮，旧家具被虫蛀，两张皮沙

发早被老鼠给掏空了，可比起住单位闲置的

办公室，条件好了许多，也更方便了，至少父

母来看我时能有个落脚之处。接着，我被热

情的同事拖进了一段频繁相亲的生活。

直到有了另一半，我远在东北林场老家

的父母才终于安下心来。会亲家时，他们利

用农闲时间来到南方。在出租屋里，他们睡

在我的床上，我用一张行军床在客厅简单对

付着。一下班，张口就能吃上热乎饭菜，房

间被打扫得井井有条。父亲过去是电工，他

还把房子的插座、旧电线统统维修了一遍。

父母对房子的事很执着，每天家里都会多出

几张售楼广告。想来，父母总归更有远见，

那时的我懵懵懂懂，连恋爱都不会谈，人生

更是毫无规划可言，似乎压根没想往前看，

甚至对他们到处搜罗售楼广告的行为不大

认同。可要说我是不想安定、不想在此定

居？似乎也没有。

父母回去后没多久，我终于被他们说通

了，开始了购房计划。年轻，意味着对更时

尚、更便捷的生活的向往，最终，我把房子买

在了远离市郊的市内。父母再来看我时，很

激动，他们经常不远几里、花上半天时间从

我租住的市郊走路到市内来看房，就算新房

还只是一个地基，他们也看不够。那两年，

他们见证着新房一砖一瓦地建成，见证者新

房变成婚房。后来，我大儿子出生，母亲也

已从林场退休，便只身来到南方给我带孩

子。林场早年不景气，父亲“买断”了工龄，

却还没退休。他在山里租种了几十亩地，说

趁着还能干得动，要为我房子的按揭出一出

力。

父亲和母亲开启了一段两地分居的生

活。父亲心里是不愿背井离乡的。上了点

年纪的人都有乡土情结。我们家族从祖父

母闯关东开始就走上了一条迁徙之路，回望

过去，这条路让家族显得疲惫不堪，让血脉

变得伤痕累累。父亲虽然出生在东北，可作

为祖父母的第七个儿子，幼年时，就因家里

拮据，被祖母过继给了她的妹妹。离乡背井

的苦楚覆盖着父亲整个青少年时期，他心里

的 那 块 阴 影 又 因 我 定 居 南 方 变 得 越 来 越

大。可总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东北。我们

都劝他，退耕还林，城市化在加快，搬迁是早

晚的事。养儿防老嘛，要不然还能去哪呢？

再说刚出生的孙子也牵着他的心。我们动

辄给他传点他孙子的照片、经常视频让他听

听孩子的声音。这样没捱过两年，父亲终于

妥协，他将田地流转，奔赴千里之外。

五口人居住着 110 平的空间，按理说不

算小，可气氛却徒然拥挤，婆媳这对普遍矛

盾因南北方生活习惯的差异被放大，在生活

的细节里生根发芽。

又过了几年，父亲退休了。孩子一天天

长大，家里的条件也相对宽裕起来。直到有

一天，父亲又开始频繁地将售楼广告带回

来，他们计划着搬出去住了。哪怕是二手

房，哪怕偏远一点，哪怕户型小。彼时，孩子

正面临读小学的大事，周围很多人都陆续往

更好的学区搬。于是，全家一商量，咬紧牙

关，继续贷款，将房子买在了最好的学区。

就这样，父母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

拥有了在南方定居的身份认同，喜悦溢于言

表，他们的心才最终安定下来。

房子，牵引我们一次次迁移。最开始，

我对此却并无执念，毫无计划。可生活之河

迅猛流淌，又哪会给人那么多思考和计划的

时间，哪会允许我凌驾它之上左右着它呢！

不过是看着别人，再看看自己，就这么“随大

流”式被冲着、被追着、被赶着……

两 次 搬 迁 ，我 的 生 活 也 发 生 着 变 化 。

2018 年，我的小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两个孩

子白天在爷爷奶奶家，晚上时常会跟我回

来，我开始了每天两边奔跑的生活。工作

上，我也因写作得到市公司领导的赏识，从

区里调到了市里。在与企业适应、磨合了十

几年后，今年初，我终于换了一份更适合自

己的新工作。不论是与家的距离，还是与梦

想的距离，都更近了。

十年来，我们的位置不断移动，记忆却始

终无法迁徙，它就停在那，随时等待被身体唤

醒。父母偶尔还会提起曾经我租住的老房

子，通常是被味觉记忆唤醒的。他们会想起

那房子附近的超市，说那里的菜多么多么便

宜，他们甚至还坐公交专程去那里买过几次

菜。他们告诉我，那个房子要拆迁了。我也

会因某个行为习惯、甚至一个微小的动作想

起过去的生活。孩子的记性更是好。大儿子

过完十岁生日当天，跟我回了家。他指着车

窗外我家小区附近的景象，对他弟弟说，以前

哪里有什么，以前他总在哪玩，末了还不忘来

一句，那时候还没你。有点骄傲似的。

十年时光飞逝，父母从东北来到南方，

我从单身汉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父辈的

迁徙，我的迁居，工作的变化……都是为了

心中的梦想。当记忆变得厚实，我们寻找到

了内心的安宁。

现在，我的两个孩子都大了，父母也终

于有了更多闲暇时间，他们会经常到楼下公

园散步，会不时碰见我家小区的老邻居。惊

喜之余，寒暄几句，有些东西始终没变，连说

带比划，父母照样听不懂本地方言。每每这

时，他们或许会怀念起东北林场的生活。可

另一些东西又在变化，林场已是今非昔比，

那里的老邻居们纷纷搬进了附近的市里。

相比之下，我的父母无疑是迁移得最远的。

可有失必有得，与那些一辈子扎根黑土地的

父老乡亲相比，他们经历了东北和江南两种

不同的生活。疫情之前的那几年，我也会时

常带他们出去游玩，他们看过大海、爬过长

城，进山林、入古村、体会着江西的风土人

情，他们还进过电影院、唱过 KTV……他们

无可避免地过着与上半辈子截然不同的日

子，体会着虽谈不上波澜壮阔但足够安定、

美好、属于他们的新时代。

寻安记
□ 王明明

生生不息江西人生生不息江西人
□□ 曹雯芹曹雯芹

（组诗）

听读井冈

江西是个好地方

骑自行车是我最擅长的一种运动，也是我通常选择的出行方式。平

时上下班时，我总是匆匆跑到楼下的公共自行车点，推出一辆自行车，将

工作与生活两种状态通过一段骑行来连接。家和单位都在南昌红谷滩，

离得并不远，我却开发出了三条不同的路线。最便捷的是走红谷中大道，

这是红谷滩中心的主干道，是两点中的直线，道路宽阔平整，耗时最短。

或是选择紧邻江边的赣江中大道，一路感受江畔微风温柔的吹拂。还能

拐上丰和中大道，飞快地穿过路边鳞次栉比的小店，将一排排别出心裁的

招牌远远地甩在身后。

无论选择哪一条路，它们最美的呈现方式都是在晚上。夜幕降临，红

谷中大道两旁的行道树上一齐亮起了彩灯。小而明亮的灯盏点缀在茂密

的叶间，营造出一种迥然于白天的梦幻氛围。初夏时节在树下骑过，飞扬

的衣襟会兜住一捧幽微的柚子花香，只觉甜香满颊。赣江中大道上的秋

水广场开始了盛大的喷泉演出，喷泉巨大的水柱中挂出斑斓的彩虹，映衬

得江那边的滕王阁雄浑壮美，亦幻亦真。随着人群中一声欢呼，喷泉的主

水柱冲上了最顶峰，又猛然坠落。骑车经过的一瞬，周身会被溅上许多细

碎的水珠，像是突然遭遇了一场毛毛雨，但一点也不着恼，只是微仰着脸

继续向前骑去。丰和中大道上的夜宵摊点总是那么热闹，巨大的彩色篷顶相连，覆盖着重重叠叠

的欢声笑语。间或有用筷尖刺破餐具包装薄膜的锐响，就像礼炮一般点缀在这样的热闹中。沿着

路边骑过，很容易被这样的欢乐吸引，向着人群的方向张望。店门边巨大的落地扇将长发猛地吹

起，灶台的炉火熊熊，油盐酱香味阵阵席卷而来。仅仅是路过，也参与了这生动的生活现场。

有一次难忘的骑车经历，发生在厦门的夏夜。沿着海岸线一直向前走的我，没有注意到已然

到了深夜。街上一片寂静，只有间隔均匀的路灯将橘黄的光投射下来。公交车站牌显示末班车的

时间早已过了，正踌躇间，瞥见站台边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排共享单车。我跳上其中一辆，按照导航

指示的方向骑去。前后轮毂向前伸展，碾过有些潮湿的地面。空气是燠热的，整个深蓝色的穹顶

似乎降到很低，听得到齿轮转动的声响和自己粗重的呼吸。这时才发现厦门的路隐藏着许多不明

显的小坡，并不规律，但连绵不绝，就像是不远处的海浪，总是将你抛高又甩低。没有一段路是笔

直的，道路仿佛一直扭结着，必须很小心地掌握方向，让车身不断划出灵巧的弧线。在又一个转弯

后，拧紧的道路倏地打开，分成几条岔路，让你不得不中断全神贯注的蹬踏，思索选择哪边才是正

确。这时导航往往会沉默一会儿，然后响起甜美的女声，黑夜里听来格外令人安心。行人很少，车

速可以提到很快。有时掠过一些喁喁细语，但都听不真切，也无暇去分辨。在此刻，我只是一个赶

路的旅人，焦灼地前往今夜可以安眠的地方。当目的地终于灯火辉煌地出现在眼前，我却好像并

没有兴奋，只是平静地锁了车，迟缓地走进住处，心里已经开始回味起刚刚收尾的骑行时刻。

来北京工作后，我惊讶地发现骑车是很多人首选的出行方式。城市如此巨大，人们口头表达

中“远”与“近”的概念也和我以往的理解很不一样，像是需要乘坐七八站地铁的距离，大多数人觉

得不算远，足以用一趟骑行来抵达。在上下班的高峰期，经常能看到非机动车道上密密匝匝的自

行车齐头并进，有昂贵的专业单车，也有色彩不一的共享单车，更有许多久违的老式“永久”，后架

上加装了儿童座椅，安放着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宝宝，让我想起了远去的童年。黄昏刚至，许多

“骑友”会自发地到复兴门桥边集合，开始沿北京二环线骑行。这条路线全长 34 公里，完成全程后

会在手机地图里呈现出一个非常规整的长方形。我最喜欢其中的一段，就是从

文津街到景山前街，慢慢地蹬着车，看北平图书馆旧址、北海公园、故宫角楼、景

山公园、故宫神武门……次第出现在眼前。夕阳逐渐下沉，悬在白塔塔尖之上、

角楼飞檐之上，渐渐隐去。万春亭畔一轮圆月缓缓升起，直到投下满地清辉。远

处的摩天大楼赫然在目，古与今的交织，就在这一刻壮阔地呈现。耳畔有猎猎的

风声，那也是燕王帐前的风、纳兰性德吟过的风、舒展红旗的风。


